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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质生产力是数智时代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新型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技

术动能。本文以新质生产力和旅游目的地的互动关系为旨归，创新提出“新质旅游目的地”的理论

概念，解析其理论内涵和现实功能；基于“技术–地方”互动视角，探讨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模态、路径以及新质生产力如何驱动新质旅游目的地的塑造。研究发现：① 旅游目的地的新质

生产力在数智赋能和使能、地方性扩散和集聚的交织作用下呈现为 4种力量，包括营销力的裂变、

服务力的迭代、吸引力的嬗变和消费力的驱动。② 新质生产力通过 4重合力实现对新质旅游目

的地的整体塑造，充分发挥技术与地方力量的共生效能与粘结效应。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始终需要与地方现阶段的发展基础、发展需求和发展能力紧密适配。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旅游目

的地之间并非单向度和单次循环的影响关系，二者始终处于相互催生和共同演化的链接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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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被列为 2024年的首项任务。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数智时代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

也对提升地方发展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1]。如何基于地方特质催生出新质生产力，

以及新质生产力在地方社会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等议题值得开展深入讨论。相比于传统

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不仅关注生产本身的效率、效能和质量，也关注推动生产力提质升级

的潜在要素及环节如消费、服务等，从而全面打通和迅速构建生产链条[2]。与此同时，新质

生产力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效益[3]，统合了生产在量上的增长和质上的

升级。在这一背景下，笔者认为，数智力作为 21世纪以来由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虚拟现实等技术驱动发展且能带来多元社会效益的合力，已经成为旅游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表征。

进入数智时代，区域社会发展应基于共性问题和差异特征思考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

径。对于旅游目的地发展而言，单一的技术维度或者文化维度并不必然引致某一时空格

局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与技术与地方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空间格局适配[4]，才能真

正实现新质生产力提升。在时间层面，技术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当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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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见惯的基础工具到 AI系列产品，均是技术发展演变的具体表征。在狩猎时代和农耕时

代，工具作为一项劳动技术极大地解放了劳动者的双手，促进生产资料的积累和转化[5] 以

及社会的急速发展。然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技术的发展无法彻底推动社会进步，而

是受制于制度自身的局限，技术也由此处于被压抑的发展状态。数字时代，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情境与生产领域。在生产效率提高的

同时，也应警惕技术不当应用和过度依赖所造成的对社会道德底线的侵蚀和对个人发展

潜能的限制[6]。在空间层面，某一项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地带动当地生产力发展。中国的

东部地区资源可供性强，生产效能的提升能与当地地理空间格局、社会文化条件和生态

环境承载力较好适配[7]，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领先于西部地区。反观西部地区，尽

管资源发展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往往还面临着交通闭塞、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除却这

些限制性影响要素，新技术应用还可能无法适应地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8]。鉴于以上研究

发现，研究者需要结合不同地方的文化存在状态深度洞察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合理

转化过程。

对于理论发展而言，生产力的“新质”视角深植于对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超越

与调和。技术决定论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强调技术进步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

技术变迁决定了社会的结构和发展方向[9]。然而，这一学说忽视了社会环境在技术发展中

的作用，简化了复杂的社会动力学，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独立于社会构造的自我驱使力量。

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决定论赋予社会文化和组织结构以决定性的作用，认为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受限于社会的需求和结构[10]。技术被视为社会结构的反映，受到社会需求和价值观的

制约。这一立场同样趋于单向视角，忽略了技术的内在发展动力和自我革新性。在此背景

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代表了一种“新发展理念”[11]，将技术与社会视为动态互构的双向合

力，促使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发展走向交叉融合。以数智技术为代表的技术不再

是驱动社会发展的孤立力量，而与其他驱动力一同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与社会主体的形

塑；技术不仅仅是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的衍生物，自身也具有强大的能动性与生命力。新

质生产力概念能促使相关研究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走向“技术与社会的深度

互动和循环发展观”。一方面，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效应得以放大。技术既是社会发展的产

物，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不同阶段的社会需求、文化价值观和制度框架为技术创新

提供了土壤和方向，新技术的出现又反向促进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重组[12]。另一方面，技

术与社会的循环效应更加明确。技术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参与社会实践和推动历史进

程的主体；社会也不再是静态的空间，而是在与技术互动中动态演变的场域。本文聚焦技

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揭示新质生产力为当代技术变革的深刻社会效应所提供的多维度

分析工具，以期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数智时代文旅产业的发展需要兼顾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环境的动态演变。由

此传统的旅游目的地需要积极面对更多元主体和要素的涌入和联动，也愈发需要高效统

筹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决策水平、能动性和行动能力[13]。通过全面升级旅游目的地的吸

引、营销、服务和消费结构，有力建构目的地的外部适应力和内在发展力，释放出更高水平

的生产效能以推动新时代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围绕“新质生产力与新质

旅游目的地塑造的交互作用及其机理”，试图解答如下问题：① 旅游目的地如何将传统生

产力提质升级转化为新质生产力；② 旅游目的地如何创造和应用生产力要素并将其转化

为新质生产力；③ 新质生产力通过哪些力量、运用哪些路径塑造新质旅游目的地。通过分

析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及目的地自身的新质转向，本文揭示出数智时代技

术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与互动结果，为旅游目的地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能的理论框架和一

定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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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技术–地方”互动视角

新质生产力突破“供给–需求”的二元视角，坚持系统性统合供给侧与需求侧，激发产

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发展导向与文旅产业有着天然的适配性。不同于一般

产业，文旅产业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旅游目的地在吸引、营销、消费、服务过程中需

要不断调适、匹配与组合资源要素，而新质生产力具备使之转化为更广泛生产要素的空间

与潜能[14]。 

1.1    新质生产力对旅游目的地的差异化作用：数智“赋能”与“使能”
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之于一般企业主要发挥“赋能”和“使能”2种作用。管理学领域

中，“赋能”是企业通过提升自身的技术等核心要素以提供更好的产品及服务，直接优化在

企业生态系统中的竞争优势并带动其他企业的变革[15]。“使能”则是企业借助外部企业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与整体优势，是企业运营管理中的一种价值创新。

对比之下，“赋能”强调的是企业自身力量的直接优化和升级，“使能”更强调企业借助外部

力量和其他企业间接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二者均致力于更好地服务于其用户[15]。数智时

代的新质生产力对于旅游目的地发展同样发挥“数智赋能”和“数智使能”的差异化作用。

在以往的旅游研究中，“数智赋能”较少作为独立概念刻画数智技术对目的地演变的作用，

通常被笼统地定义为“数智能力”（digital intelligence），研究数智技术的应用如何赋予旅游

生产与消费中的个人和群体更多的能力去实现和满足自身的目标和期望，具体包括信息

搜集、处理、决策和传播的能力[16]，能够极大地提升个体和群体在旅游场域中的自主性和

参与度，以及根植于旅游市场需求侧的高效发力。“数智使能”作为对“数智赋能”作用力

的对比与参照，在旅游中的研究少之又少，其更强调利用数智技术支持和保障旅游中各项

业务的流程和功能，在供给侧层面起到优化升级作用。综上，当下对新质生产力作用的研

究集中于赋能作用层面[17−18]，然而新质生产力之于旅游目的地的效能，并不等同于对既有

发展资源和要素总量的加和[19]，而是以“赋能”“使能”两种形式综合实现对“质”的塑造，具

体包括通过新技术和管理手段，实现旅游资源整合、重组效率层面的“赋能”[20]、旅游管理

与发展模式层面的“使能”[21]。 

1.2    新质生产力作用下的旅游目的地发展：技术与地方的互构性

不同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技术–社会”互动更加强调技术与社会各个维度之间

的多元碰撞、适应、匹配和组合[22]。旅游情境中，技术从与社会的互动扩展到技术与地方的互

动，与地方的区位、场所和地方感产生动态建构关系[23]。就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关系而言，无

法通达的地方直接借助各种先进技术贯通旅游通道。近年来，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24] 印证了

交通技术条件的改善可以打通“天路”，从而拓展区位的外部开放性并突破地理空间的界限。

同时，地理条件也会限制和筛选着技术的应用空间，如青藏铁路高原段的修建需要克服冻土、

低温等限制条件，相比于拉林段和成雅段，贯通横断山脉的雅林段需具备更优越的隧道打通

技术[25]。就旅游者及其移动性而言，各种现代工具成为旅游中介使得“在路上”成为旅游体验、

道路成为目的地。道路旅行与线性旅游目的地成为技术与区位互动下的产物[26]。就作为地方

呈现的目的地本身而言，技术与场所的关系表现为地方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与地方叙事的改

变。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传统村落，线上微信群构筑起社区的数字化新形态，“熟人社会”和
“陌生人社会”不再能够全面表征数字社区的关系形态[27]。以重庆石柱县西沱古镇为例，抖音

催生和强化了古镇居民的社会角色，“网红济公”和“背盐二哥”形象，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进

行传播，成为旅游者认知长江边上巴盐古道重镇的新方式。可见，技术与地方感的动态建构同

时需要技术的激发和地方情感的强化[28]，其中既包括本地居民对家乡认同的强化，也涉及旅游

者对目的地想象和地方依恋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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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于旅游目的地多重作用力的分析框架

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营销力、服务力与消费力贯穿旅游生产的全过程[29]，是驱动旅

游生产的 4股重要力量。传统旅游目的地通常以其自然资源或社会文化资源作为基底优

势，通过旅游营销与旅游服务树立并传播自身形象[30]。因此，营销力与服务力成为决定传

统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持久性的关键，二者共同扩展旅游目的地的资源先发优势。数智时代，

部分新兴旅游目的地不具备先天的旅游资源禀赋优势，很难直接通过营销和服务吸引旅

游者在地消费，而需通过新造旅游吸引物或消费导向积累后发优势[31]，吸引力与消费力作

为对营销力和服务力拓展成为决定新兴旅游目的地能否借助数智力“破圈”的关键要素。

借助数智使能和数智赋能的双重力量，技术与旅游目的地之间能够产生多层次的互

动过程和互构效应。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性在不同文化群体的认知和创造实践中，具有扩散

和集聚 2种发展导向，主要表现为：① 数
智力能够强化地方的外部性和开放性，虽

然标准化与同质化要素的涌入在一定程度

上消弭地方性，带来“无地方”和“非地

方”[32−33]，却也加快了本地要素传播和整合

的效率，形成流动作用中扩散的地方性[34]；

② 数智力的创新与创意导向可以激活地

方主体的文化自觉，地方要素在此过程中

不断被协商与创造，集聚并催生出新的地

方性[35]。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如下研

究框架（图 1）。 

2    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的形式与模态：4种力量的演变
 

2.1    营销力裂变：“数智使能–地方性扩散”互构模态

以往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力是数智使能作用下对既有目的地要素的传播，而数智时代旅游

营销力裂变的实现依托于“数智使能–地方性扩散”的作用机制，表现为目的地内外主体自发

自主地对旅游要素的生产和传播，推动旅游目的地既有吸引物和潜在吸引物的高效率集合，

实现对旅游目的地“点线面”的化学反应式传播。数智使能作用下稳态地方性到扩散地方性的

转变是营销力走向裂变的关键。以往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力主要体现于对目的地既有资源、产

品、服务和体验的包装整合，构建及传播的是目的地固有形象。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介表

现形式从静态的报纸、电视、官网等转向动态性、灵活性更强的 OTA（在线旅行社）平台、自媒

体、旅游博主等，除了政府之外的居民、旅游者、景区、企业、社会组织都具有参与地方形象建

构的机会和能力，目的地的营销力在多元主体共同营造中得以激发出流量的裂变效应。

当下的新文化事件营销和传统文化营销皆依赖于目的地营销力的裂变，需要多主体

共同参与地方性营造，二者的差异在于营销内容是根植于文化的传统形式还是创造出地

方文化的新存在形式。2024年年初哈尔滨文旅和潮汕英歌舞的走红分别代表了新文化事

件营销和传统文化营销产生的裂变效能。哈尔滨文旅部门捕捉到后疫情消费和后冬奥时

代市场对冰雪旅游的热度和旅游者的参与积极性，牵头当地传媒公司共同策划及发布“网
感”宣传片，制造“我姓哈”热门话题。根据哈尔滨文旅局抖音官方账号“哈尔滨文旅”显示，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该宣传片点赞量已接近 30万，评论数高达 12万条，吸引了社会

大众迅速广泛参与。在流量效应下，哈尔滨后续冰雪主题类宣传片的推出和服务能力的即

时提升引爆年初的冰雪旅游，充分展现了官方主导营销力之于旅游目的地发展的价值。潮

 

消费力

地方营造

数智技术

服务力 营销力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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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种力量统合的新质旅游目的地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for new quality tourism destina-
tions based on integration of 4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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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英歌舞在抖音和小红书等自媒体上的爆火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潮汕人对传统文化的

坚守和对地方民俗的热爱。根据抖音平台上的“话题”版块的播放量统计，截至 2024年 8
月 31日，“潮汕英歌舞”相关话题播放量已达 133.2亿①。相关内容也在小红书、百度等网

络平台迅速扩散，流量从万级飙升至亿级。根据作者团队对广东省文旅厅的访谈，在 2023
年的爆火后，2024年 16位舞蹈家得到中国驻英使馆支持和伦敦华埠商会邀请走向伦敦街

头，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海外传播。 

2.2    服务力迭代：“数智使能–地方性集聚”互构模态

服务力体现的是旅游目的地供给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服务效能的综合水平。不同于

营销力在数智背景下的裂变转向，服务力的迭代升级根植于数智技术在传统服务上的加

持。通过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在高效运作、系统化管理和广泛扩展方面的优势，旅游目的地

可以显著提高对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各方面需求的服务能力，从而提升功能性服

务质量，比如智慧旅游、AI服务介入等典型场景。此外，数智技术的信息储备、要素解析

和内容重构能力有助于缩短主客间的文化距离，增强游客文化认知和精神体验，从而有效

地构建出更高价值的主客共情，深化对目的地的地方性聚合和外显。

旅游活动折射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目的地服务力的提质必须兼顾旅游

的基础功能和社会文化价值的提升。功能型服务力的提质具有智慧化、人性化特征，能够

提升大众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感和舒适度，同时更关注弱势群体易被忽视的旅游需求；价值

型服务力的提质可以真正实现人与地、人与人的深层互动。二者均依托于以政府为主要力

量的有效治理策略。2014年浙江乌镇举办首届互联网大会，率先开启“世界互联”的时代。

作为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智慧化技术的应用也从会议服务走向旅游服务和日常生活。

除了“刷脸”进景区、刷脸入住、智能布草、智能床垫、自助语音导览、智慧停车系统、Wifi
全覆盖等举措不断优化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水位可控更使得当地能够在天气不可控的条

件下依旧保持服务的最佳状态，智慧服务成为目的地的新型吸引物。对于文化型旅游目的

地而言，文化距离是横亘在旅游者与地方性之间的障碍，“看不懂”“听不懂”“玩不懂”极
大降低了这类旅游目的地的体验质量。新质生产力在强调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要充分发

挥文化解读与创意阐释优势。如敦煌的智能讲解通过影像化、互动体验让千年壁画故事跃

然呈现，使敦煌的千年历史通过服务迭代升级走进旅游者心中，提升其体验效果。传统旅

游目的地的服务由此实现技术赋能和文化创新。 

2.3    吸引力嬗变：“数智赋能–地方性集聚”互构模态

旅游吸引力是目的地凭借自身资源条件、产品服务、体验方式等要素吸引旅游者前往

体验的核心能力。新时代旅游目的地吸引力从数智使能对地方性的支撑转向数智赋能对

地方性的牵引和聚合。基于数智技术的新形态和新内容，旅游目的地既可以从无到有地创

造新旅游吸引物，打造新生型吸引力；也可以通过离散、重组、整合、转型与升级旅游目的

地既有资源要素和产品服务，提升传统旅游吸引物品质，塑造优化型吸引力。无论是新生

型吸引力还是优化型吸引力，其发展都根植于地方形象建构和转型的现实基础，在自身嬗

变中进一步强化地方性的聚合效应。

新质生产力有着“量”与“质”的双重发展要求，在目的地吸引力的嬗变中表现为吸引

物数量的增加和吸引物质量的提升。在数智赋能的作用下，新生型吸引力基于空间、要素、

理念的系统性创新创造，适合传统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转型和新兴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强化；

优化型吸引力需要对目的地的既有资源要素和产品服务进行深度梳理，突破现实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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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和局限，强化传统旅游目的地形象中的优质成分。新生型吸引力的发展以主题公园、

城市综合体等为代表。如北京环球影城使《哈利波特》故事由虚拟走向现实，完成非地方性

的物理空间生产，吸引年轻旅游者和影迷爱好者前去打卡、体验、消费，实现传统文化型旅

游目的地与都市新休闲、新旅游的有机结合。优化型吸引力的发展以阿勒泰为典型。地处

中国北疆的阿勒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面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冲突，广

袤神秘的北疆风光作为自然旅游景观吸引旅游者络绎不绝地前往，但随着游客数量激增，

当地环境承载力堪忧；加上旅游者对当地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与习俗认知匮乏，导致当地居

民的物理家园和精神家园均面临外部冲击。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以哈萨克骑马

少年和汉族作家女孩的家庭生活、日常交往和感情进展为主线的故事情节，让观众能够深

入了解当地居民交往方式、自然观念和精神信仰，从而对旅游目的地萌生出敬畏感，驱动

主客关系从外在凝视走向内在互动。 

2.4    消费力驱动：“数智赋能–地方性扩散”互构模态

消费力是旅游目的地基于自身资源、产品、服务和旅游者体验，主动引导和保障主体

消费的能力。目的地可以主动运用数智技术精准计算用户需求、打造旅游吸引物和消费场

景，充分引导旅游者的地方想象和消费偏好；同时，目的地还可以借助数智技术分析和预

测用户的行为模式，能动性地引导游客的深度参与和体验。以往旅游目的地的消费力受制

于地方要素的指引和牵动，数智时代的消费力创造则表现为数智赋能下地方建构的充分

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数智赋能对地方消费的潜在作用被激活，进而释放出扩散地方要素的

能动性社会效能。

消费力驱动在空间尺度上存在差异[36]。具体而言，微观层面侧重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

等个体与群体的主导性作用，表现为主体驱动型消费力。在中宏观层面则以地方为主体进

行主导创造，表现为地方驱动型消费力。近来小红书上“去清迈喝咖啡”冲上热搜，比起去

清迈旅游本身，中产阶级更加关注去当地感受一种惬意、小资的生活方式。消费本身成为

一种旅游吸引物，被大众模仿、学习、强化，而个体化的差异体验又成为媒介社会中新的消

费景观得以生产和传播，最终实现“滚雪球”效应。抖音上新疆伊犁、四川甘孜、湖北随州

等地“网红”文旅局长的频频出圈也说明，这不只是个体本身的消费带动效应，而是置于地

方的自然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身份角色对消费导向的带动。如新疆伊犁的贺娇

龙局长策马奔腾以其身后的动态目的地场景引导旅游者的消费与体验；四川甘孜的刘洪

局长则通过地方场景的局部呈现让旅游者走进地方日常生活、感受地方的景观细节，通过

旅游想象带动旅游者的兴趣，体验更富有质感的地方。传统旅游目的地在数智赋能作用下

走向网红化，旅游者在到达目的地之后采取和局长们相似的体验方式，在模仿与追随之间

实现对地方的深度感受和具身融入。

总之，旅游目的地的新质生产力体现为营销力、服务力、吸引力和消费力。借由 4种
力量形式的演变，呈现为数智使能与赋能、地方性扩散与集聚的 4种互构模态（图 2）。 

3    多元力量驱动下新质旅游目的地的塑造

新质旅游目的地是基于新质生产力的资源赋能、吸引力加强、产品提质、服务提升、

效益增加的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形态。通过吸引力嬗变、服务力迭代、营销力裂变和消

费力驱动，新质旅游目的地能够实现全空间的打通以及全资源要素的调适、匹配与组合，

具有更广泛的生产要素衍生势能。在共时性层面，新质旅游目的地具有不断涌现新玩法、

新场景、新要素和新业态的生命力；在历时性层面，旅游地生命周期得以弹性塑造，在“探
索”与“起步”阶段不断加速，“发展”路径更加多元，发展“稳固期”因持续性的创新创意得

到延长，新质旅游目的地更具有突破“停滞”与“衰退”困局的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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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四力整合”对新质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塑造

旅游目的地根据自身发展阶

段和条件探索出不同类型新质生

产力发生组合效应，以差异化组态

进一步驱动旅游目的地成长，在

“四力整合”的互补效应中塑造新

质旅游目的地（图 3）。4种力量整

合的关键不仅在于数智赋能与使

能的稳态互补，还根植于地方性的

集聚或扩展优势。

数智赋能与数智使能需要依

托新质生产力，多种力量紧密结合

以促使目的地稳定地置于数智力的驱动之下，单一作用力的赋能或者使能已不足以呈现

和发挥目的地的既有和潜在优势。其中，吸引力与营销力在互动中形成数智力的互补、地

方扩散性与集聚性的配合。在吸引力与营销力的互动过程中，吸引力的主导性更强，即旅

游者基于“求新”动机更倾向于优化的传统旅游吸引物和新生的旅游吸引物，而这 2种旅

游吸引物自带话题性和热度，其外部传播效应一般无需借助营销力裂变便可完成。营销力

在此背景下发挥着扩大传播的涟漪效应。由此，基于吸引力与营销力带动作用的新质生产

力所塑造的目的地是最具先发优势和高生产效率的新质旅游目的地，对服务力与消费力

的自发带动性极强。在旅游目的地中，消费力与服务力的互动同样具有互促效应，发挥着

数智赋能、数智使能、地方扩散性与地方集聚性的联动优势和综合效能。多元主体共享体

验并跨越时空同步呈现，进一步放大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营销力。当潜在旅游者前往目

的地体验验证时，服务力的迭代将保障他们享受舒适化、智能化与人性化的旅游体验，旅

游消费和服务也相应转化为地方性吸引物和营销热点，高质量的服务力保证旅游目的地

正向形象的传播，并以此激发新质目的地旅游产业链延伸、产业价值提升。

不同类型的传统旅游目的地通过地方性的集聚或者扩散可拓展自身的长板优势，以

显著又具有创新性的地方性激活扩展传播效应，或者在传播扩展中不断进行自反馈，进而

实现对稳态地方性的补充和优化。相较于吸引力与营销力的互动作用，吸引力与服务力的

互动以地方性集聚与创新作为主导式的发展力量，即通过数智赋能与数智使能的互补性

形成目的地的数智化常态，以旅游目的地地方性作为显化标签，通过长板效应形成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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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的形式与模态

Fig.2    Forms and modalitie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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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力整合”对新质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塑造机制

Fig.3    Mechanisms for shaping new quality tourism
destinations driven by 4 forces

76 地　　理　　科　　学 45卷



地品牌形象的扩散。在吸引力与服务力的互动作用中，吸引力虽然依旧发挥着主导性，但

服务力具有延长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的持久力量。旅游者被特色旅游吸引物吸引前往，倘

若感受不到智能、舒适、人性化的旅游服务，其满意度和期待值将大幅度下降[37]，导致主客

之间、人地之间的互动仅仅停留在浅表性的观光层面。因而吸引力与营销力在互动中需充

分统合吸引力嬗变与服务力迭代的联动优势，打造具有持久竞争力和稳定发展质量的新

质旅游目的地。消费力与营销力的互动在地方主体间性作用下充分发挥了数智化的效能，

即多方主体始终可以将数智平台作为媒介，通过共享体验过程和交流体验效果参与共创

旅游目的地，侧重扩散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性，形成对稳态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补充。在消费

力与营销力的互动过程中，主体或者地方的消费力创造可以发挥强烈的刺激效应，间接转

化为旅游目的地的特定吸引力，较之单一的吸引力更具有群体优势。二者的互动在旅游发

生之前拉近了旅游者与旅游吸引物之间的社会距离与心理距离，通过旅游者的多次体验

传播强化营销效能。 

3.2    技术与地方粘结对新质旅游目的地的共生性塑造

新质旅游目的地塑造的隐性逻辑是技术与地方力量的共生共荣与深度粘结。其中，共

生性呈现出技术与地方在旅游目的地塑造“新”与“质”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

生长的关系。

在此过程中，技术水平的跃升不断为地方特色提供新的显化渠道和手段，加强对地方

性的旅游化创新。动态化、高延展性和强链接性的数智技术弥合了地方与外部的边界，突

破地方文化符号的限制和单向度发展趋势，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使地方成为更广时空

尺度延展、更多元主体营造的地方。目的地的地方资源要素和现实发展需求明确了技术适

配、文化根植与地方牵动的方向，技术需求与地方需求的高度适应能够更加有效地赋能和

使能目的地的高质量发展。技术与地方的共生性形成了彼此推动、共同生长的目的地发展

正向作用力。新技术的涌现不断提升目的地的内容生产能力，增强地方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文化效益，由此进一步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开拓技

术创新的社会应用场景。

在新质旅游目的地塑造中，技术与地方从二元性走向相互粘结，以协同效应为多主体、

多要素、多机制的共生提供社会空间。这种社会空间具有经济粘结性、文化粘结性和社会

粘结性。技术与地方的经济粘结性表现在二者共同催生并受益于更高的旅游收益、更丰富

的旅游业态，经济粘结性使得外部更充足的资本、更高级的技术形式和更具弹性的关系网

络嵌入到新质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进程中。技术与地方的文化粘结性则体现在传统与现代

文化形式、文化内涵的组合和共创中。传统文化、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的区隔在旅游场域

中进一步消解，文化本身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创意也构成了文化技术的新形态。地方文化

和全球文化不再是旅游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体两面，文化可供性在内外部的技术同构中充

分延展，文化权力也相应实现阶层下沉和层级平衡。技术与地方的社会粘结性深化了经济

粘结性与文化粘结性的优势，真正走向微观层面个体与群体的日常生活，以及宏观层面的

社会发展状态。技术的应用与地方的营造共同提升了目的地内外部群体的生活质量，营造

出更丰富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进而共同推动地方社会的和谐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数智时代，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始终需要与地方现阶段的发展基础、发展需

求和发展能力紧密适配[38]。为此，本文首先以数智赋能和数智使能对技术力量的作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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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相应的划分和辨别。数智赋能和数智使能可以产生激活和支撑效能，其中数智使能扩

展目的地的营销能力的同时能够实现目的地服务能力的优化，数智赋能激活目的地的吸

引能力的同时能够释放目的地的消费能力。在两种技术力量的作用下，目的地因本身的社

会经济条件差异而产生地方性的扩展或者集聚，并能动地与两类技术力量适配。因此，在

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的塑造过程中，技术与地方发展始终处于动态互动和能动适配状

态中，以更好地适应数智时代数智力的衍生性。

其次，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旅游目的地之间并非单向度和单次循环的影响关系，二者始

终处于相互催生和共同演化的关联状态。地方本身能够演化成为旅游目的地经历着资源

要素、产品服务、体验模式的多重迭代，并在目的地生命周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着严格的

筛选和淘汰。新质目的地本身具有旅游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基础，其旅游业态的吸引、营销、

服务和消费的优势更明显，也具有更多的机会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而目的地催生出的新质

生产力进一步发挥组合引领作用，对旅游目的地进行整体性塑造，实现更高程度的效率生

产、效能转化和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吸引力、营销力、服务力和消费力四力合一，推动

生产力进一步实现内外动力、要素、主体的融合式发展，衍生出更高维度上的“新质生产

力”。旅游目的地也在技术与地方的粘结关系中不断革新优化自身的发展样态，成为“新
质旅游目的地”。新质生产力在驱动多元要素、主体不断融合的同时，其自身也不断发生

快速迭代，铸就生产力动能以及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势能。 

4.2    讨论

数智力并非新质生产力的终极形式，技术与地方始终处于持续的演替发展之中，因此

地方性在经历集聚与扩散之外，也终将衍生出新的地方营造模式。新质生产力将随着地方

时空格局的演化不断创新出新的形式，地方发展模式和发展能力将因新质生产力内涵与

形式的不断充盈而生发出更加多元的形式。在此过程中需要警惕新一轮的技术统治，即地

方发展不能过度依赖技术催化，而必须充分激活地方社区的能动性与内生性。当下新质生

产力的形态更多以片段化、不完整的形式呈现，其最终应该根植于地方自身发展脉络中。

文旅发展以数智技术驱动和数智力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在塑造新质目的地过程中

不断发现曾被遮蔽和忽视的日常和附近，并予以景观化呈现，使现代人在远方找回了附近，

在旅游中实现了疗愈，甚至进一步唤醒现代人对日常生活中“附近”的关注。因而，文旅产

业中新质生产力对旅游目的地的塑造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力技术所发挥的作用，而是在复

杂的“技术–地方”互构关系中催化出更多元化、更包容性和更具有释放力的社会形式。新

质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也需要地方政府和利益相关者的聚力协同，时刻把握技术创新与数

字社会的演化规律，依托自身的发展目标、发展基础与发展能力，全力塑造具有强大 IP的

现代新型旅游品牌，探索出适宜自身时空区位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地方性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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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shaping of new quality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Sun Jiuxia1,2,3，Wang Yuning1,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Leis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Cultural Communit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digital China, industrial country, and cultural country are
dri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at  the  technological,   eco-
nomic, and social level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
c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improvement  and  upgrading  of  tourism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system. Compared to general industries,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have  simultaneity,  and  tourism  destinations  also  have  a
wide range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attraction, marketing, service, and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place”  intera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des  and path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ourism destina-
tions and how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es the shaping of new quality tourism destina-
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is char-
acterized by the evolution of four forces, including the fission of marketing power, the iteration
of service power, the transmutation of attractiveness, and the continuous drive of consumption
power, through the intertwining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enable, and place spread-
ing and integration. 2)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omplishes the unified and advant-
ageous shaping of the new quality tourism destination through the 4 specific forces. The devel-
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always needs to be closely adap-
ted  to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development  demand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places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new tourism destination is not a unidirectional and single cycle of influence, but is always in a
state of mutual catalytic and co-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 quality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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